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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坐
在
木
窗
前
，
思
念
在
我
猝
不
及
防
的
剎
那
，
如
同
潮
水
一
般
湧
來
，
拍
打
着
心

岸
，
人
生
苦
短
的
感
慨
在
心
中
油
然
而
生
。

回
首
漫
漫
人
生
路
，
心
中
有
一
道
暗
影
，
人
生
便
多
了
一
道
光
芒
。
在
這
不
容
易
的

人
生
裡
，
那
些
逝
去
的
歲
月
如
流
水
一
般
溯
遠
，
而
即
將
到
來
的
，
正
在
冥
冥
之
中
等
待

着
我
們
勇
敢
面
對
。

人
生
之
路
道
長
且
阻
，
不
如
意
者
，
十
之
八
九
。
有
人
說
，
人
在
二
十
多
歲
往
往
為

情
所
困
，
在
三
十
多
歲
往
往
為
權
、
利
所
困
。
等
到
一
切
化
作
雲
煙
散
盡
，
你
會
突
然
覺

得
以
前
錯
了
，
或
者
說
，
很
多
事
情
不
值
得
太
執
著
，
太
用
力
，
活
在

當
下
，
反
而
好
。
保
留
對
生
活
的
一
些
情
趣
和
天
真
。

很
多
東
西
需
要
機
緣
，
很
多
東
西
也
需
要
水
到
渠
成
，
用
力
過
度

不
若
泰
然
自
若
，
順
其
自
然
。
萬
物
萬
事
都
有
因
果
，
也
都
有
規
律
。

如
水
流
淌
過
的
人
生
和
歲
月
，
不
過
短
短
的
一
瞬
間
。
所
謂
人
生
，
無

非
是
輕
輕
的
走
過
，
努
力
留
下
痕
跡
，
證
明
自
己
活
過
、
愛
過
、
認
真

過
、
奮
鬥
過
。
成
功
過
，
也
失
敗
過
。
大
江
東
去
，
淘
盡
的
不
只
是
英

雄
。
是
非
成
敗
不
需
要
我
們
轉
頭
，
因
為
回
頭
太
難
，
甚
至
你
沒
有
時

間
和
機
會
。

在
回
憶
裡
轉
身
，
我
們
的
內
心
日
趨
寧
靜
，
能
夠
讓
自
己
情
不
自

禁
、
掩
口
而
笑
的
事
情
越
來
越
少
了
。
對
於
時
間

的
焦
慮
，
更
多
時
候
讓
我
們
陷
入
沉
思
與
深
沉
。

對
於
心
靈
的
拷
問
與
自
責
，
時
常
讓
我
陷
入
愧
疚

和
自
責
，
愧
疚
於
自
己
辜
負
了
大
好
年
華
，
自
責

自
己
沒
給
記
憶
留
下
更
多
值
得
細
緻
回
味
的
隻
言

片
語
。人

生
幾
何
？
去
日
苦
多
。
為
什
麼
我
們
的
記

憶
，
就
像
舊
照
片
一
樣
暗
淡
，
為
什
麼
回
憶
過
去

時
不
只
是
留
戀
還
有
心
痛
？
在
這
草
木
復
蘇
的
春
天
，
陣
陣
細
雨
勾
起

了
我
無
盡
的
思
念
，
我
想
哭
，
卻
流
不
出
眼
淚
，
我
想
喊
叫
，
卻
發
不

出
聲
音
。
思
念
隨
風
瀰
漫
，
突
然
非
常
懷
念
耄
耋
之
年
的
雙
親
，
思
念

兒
時
遺
落
在
山
野
間
的
每
一
個
腳
印
，
思
念
母
親
站
在
大
門
外
呼
喚
在

外
撒
野
的
我
回
家
吃
飯
的
聲
音
。

如
今
，
母
親
嚴
厲
卻
柔
和
的
聲
音
，
依
然
在
我
的
耳
畔
縈
繞
，
每

每
憶
及
母
親
的
聲
聲
叮
嚀
，
我
都
禁
不
住
潸
然
淚
下
…
…

歲
月
如
此
久
遠
，
如
同
風
中
喑
啞
的
風
鈴
，
搖
曳
成
一
個
季
節
的

相
思
。
我
們
終
於
回
不
去
了
，
再
也
回
不
去
了
，
人
生
有
太
多
的
悲
歡
離
合
，
時
常
讓
我

們
沉
湎
其
中
不
可
自
拔
，
直
到
光
陰
漸
老
，
歲
月
之
河
將
我
們
推
向
時
間
的
彼
岸
，
覆
蓋

住
那
些
放
蕩
不
羈
的
青
春
年
華
。

是
的
，
我
們
終
將
老
去
，
結
伴
倚
窗
的
青
春
歲
月
悄
然
融
化
在
流
水
的
那
一
邊
。
時

間
在
彼
岸
，
我
在
此
岸
。
如
果
可
以
，
我
願
意
拋
棄
我
所
有
的
一
切
，
如
果
能
夠
讓
時
光

倒
流
。
因
為
，
有
故
事
的
人
，
總
是
幸
福
的
，
然
而
我
們
，
終
於
無
法
依
照
原
路
走
回
從

前
。
時
間
，
往
往
是
治
療
心
靈
暗
傷
的
一
劑
良
藥
，
在
無
盡
的
思
念
中
，
請
讓
時
光
之
手

，
悄
然
撫
去
我
們
生
命
中
的
隱
痛
，
從
而
鋪
開
一
片
嶄
新
的
生
活
。

近日，有人撰文說，一名不滿兩歲
的嬰孩尚在呀呀學語，但是不到兩歲的
微博已然風華正茂。確實如此。二○一
○中國 「微博元年」以來，微博在公共
服務、社會公益等方面發揮的作用有目
共睹：舟曲泥石流災害、 「李剛門」、
唐駿 「學歷門」、周立波罵架事件、

「微博打拐」……
通過微博平台，每人均可一抒胸臆。雖然微博短短一

百四十字，但微博的空間和內涵很強大，而且，在筆者看
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在微博上得到了酣暢
淋漓的體現。特別值得大書一筆的是 「微博問政」。新浪
微博中政府、官員類微博近二千五百個，僅公安微博就近
千個，其中公安微博 「廣東省公安廳」還被網友親切地稱
為 「廳哥」。在今年各地的兩會上微博很給力，廈門兩會
有 「微談兩會」、南昌兩會上有 「議政互動微博群」、廣
東的政協委員還以微博 「直播」政府工作報告。政府部門
通過微博公布政策信息、搜集民情民意，官員通過微博溝
通民意、拉近距離，微博賺足了眼球，而且也發揮了重要
作用。然而，微博是不是因此就前景廣闊呢？

這恐怕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雖然微博因便捷和簡
單易用，已經走進了人們的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對於微博
的發展前景，一些分析人士仍持觀望態度。首先，微博是
建立在網站上的，雖然通過電腦也可以 「織圍脖兒」，但
畢竟用手機不受時空限制更為方便，因此微博從更大意義
上講是年輕一族的首選。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從微博這個
角度說，網站成了為手機運營商做嫁衣，長此以往，網站
管理者心裡能平衡嗎？其次，微博網站不是玩玩熱鬧一下
，恐怕也想收穫真金白銀吧。然而，國外微博發展的事實
證明，Twitter建立的 「微型王國」不是在短時間內能掘出
黃金的，而國內微博企業畢竟還處在起步的狀態，還不知

道等到何時才能賺錢。第三，雖然微博來了，但博客也還在，BBS也還
在，微博網站能否分得一杯羹不是自己說了算。珍愛網CEO李松博士
認為，微型博客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真正標誌着個人互聯網時代
的到來。雖然博客的出現，已經將互聯網上的社會化媒體推進了一大步
，公眾人物紛紛開始建立自己的網上形象。然而，博客上的形象仍然是
化妝後的表演，博文的創作仍然需要考慮完整的邏輯。

換言之，公眾仍然多是沉默的看客，參與性互動性仍有很大的空間
有待開發。而微博的出現，不僅讓 「沉默的大多數」找到了展示自己的
舞台，還極大地豐富了博客的參與性和互動性。也正因為微博的廣泛參
與性，微博不僅有一個如何保障質量的問題，還有一個如何把握言論自
由度的問題。眾所周知，任何國家的言論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是微博
言論須對他人有益無害。在微博中不管是發發感慨，還是曬曬心情，都
應該對看你微博的人有價值有意義，否則不只是你白付出辛苦，還耽誤
了他人的寶貴時間，按照 「時間就是生命」的說法，那就是在犯罪，一
個正直的人是不能犯罪的。二是微博言論須接受道德和法律的規範與約
束，有兩起 「微博事件」頗有借鑒意義。 「請您等我下班再死」的 「護
士微博」和中央四套新聞主播魯健的 「粗口微博」，都是欠思考的口無
遮攔，因引起網友的關注，最後以刪除和道歉而告終。正如魯健所言
「微博不是完全的個人空間」。有評論說得好，微博時代也要 「慎獨」

。
微博，有自由，也有非自由。

母親的生日一天天地臨近，回家的心情也越來
越迫切。自從把家安在外地後，一想到要回家，就
有一種思念般的甜蜜。而今年急於回家的心情比往
年還要強烈，是因為自己想要去了一個心願：去家
鄉的風景區水洞走一趟。

沒離開家的時候，有很多機會去，但我就是不
急。心想它就在身邊，不用着急，想去的時候，來回都用不上一天的時
間。所以儘管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有很多外地遊客，甚至很多
外國友人都不遠千里地來觀光，我依舊把它放在 「待遊」的行列，卻用
寒暑假的時光，把那些遠處的風景看個遍。直到我去外地讀書，畢業後
留在外地工作，甚至在外地成了家之後，才驚覺離家已六年，而 「待遊
」的家鄉水洞，我和它，已隔了八千里路雲和月，隔了十八個小時的車
程和故地重遊的理由和心境。

也許每一個凡俗的人，都有我這樣的心理吧。對於近在咫尺的人和
風景，總覺得在我們的眼前，看得見，抓得住，跑不掉，有等等再等等
的慵懶之情。就像暗戀一個人，每天看着她從身邊走來走去，雖然也想
對她表白，又好像很享受那種暗戀的味道。一天天，一月月，等到她的
眼裡有了甜蜜，才驚覺，才鼓起勇氣表白，結果當然是錯過。靜下心來
想一想，這樣的心理左右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事情就在不急中
成了永遠的遺憾。

好友宇白手起家，創立了自己的公司，事業風生水起，但他有一個
揪心的遺憾。 「……父母用盡前半生培養我，當他們一天天的老去，需
要我陪伴的時候，我總是來去匆匆。父母從不埋怨我，總是為我的着想
，安慰我男兒事業為第一。雖然我的心裡也極度的不安，但我真的沒有
辦法，只想等有時間閒下來的時候，好好的陪上二老一段。在每天一次
與父母的通話中，我感受着來自他們的慰藉與呵護，我留給父母的永遠
都是：等我忙完這一段，就回去看你們。可是我為了自己那所謂的事業
，每天忙得像一個機器人，只好把那些諾言沉到心底。忙碌中我滿足着
自己，追求那些利益的東西，卻粗心地忽略了最疼愛我的人思念兒子的
綿綿情意。歲月已在他們身上留下深深的足跡，他們把自己的一生都用
來愛我們，而我總是以為有足夠的時間去感激。驀然回首，時光匆匆，
現在一切都晚了，永遠的遲了，留下了永遠的遺憾。」在宇緩緩的敘述
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他內心強烈的痛楚。

是啊，所有的東西都能等待，唯有親情、友情和愛情是不能等待的
。錯過，就是失去！偏偏人的記憶是永恆的，每每想起曾經的溫暖與美
好，不啻是一種溫柔的懲罰。

和宇相比，心中略覺安慰，畢竟我還有機會給父母過生日，父母健
康的身體是我最大的幸福。想到這些，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不是
為了看風景，而是抓緊時間向父母表達我的愛。

幾
年
前
有
次
去
上
海
買
書
，
舊
書
專
門
店
老
闆
出
示
一
冊
戈
魯

陽
的
《
犧
牲
者
》
（
上
海
亞
東
圖
書
館
，
一
九
二
八
）
，
索
價
二
千

。
八
十
多
年
的
老
書
了
，
年
代
的
確
久
遠
。
然
而
，
作
者
名
字
陌
生

，
又
非
毛
邊
本
，
嫌
貴
，
沒
買
，
但
印
象
深
刻
。
新
近
以
約
五
百
元

買
得
高
語
罕
的
《
犧
牲
者
》
，
查
賈
植
芳
的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總
書

目
》
，
書
中
的
高
語
罕
條
目
下
只
有
《
廣
州
紀
遊
》
和
《
百
花
亭
畔

》
，
沒
有
《
犧
牲
者
》
；
而
戈
魯
陽
條
目
下
則
只
有
《
犧
牲
者
》
一

本
，
內
容
與
我
的
完
全
相
同
。
原
來
前
後
提
到
的
《
犧
牲
者
》
是
同
一
本
書
，
手
邊
的
這

本
是
一
九
三
九
年
的
六
版
，
出
版
商
把
戈
魯
陽
換
上
高
語
罕
而
已
。

《
犧
牲
者
》
約
七
萬
字
，
雖
然
分
《
犧
牲
者
》
、
《
爐
邊
》
、
《
三
十
晚
上
》
、

《
鄉
下
佬
》
、
《
義
子
》
、
《
膏
藥
》
、
《
玉
搬
指
》
、
《
饅
頭
》
和
《
苗
沛
霖
造
反
》

九
個
標
題
，
其
實
都
是
高
語
罕
以
﹁壽
兒
﹂
作
主
角
的
回
憶
錄
。
他
在
《
書
前
》說
這
是
他

﹁自
傳
的
第
一
篇
序
言
﹂，
是
童
年
時
代
家
庭
和
社
會
環
境
的
寫
照
，
也
可
作
為
小
說
看
。

高
語
罕
（
一
八
八
七
至
一
九
四
七
）
，
原
名
高
超
，
安
徽
壽
縣
正
陽
關
人
，
早
年
就

讀
於
鳳
陽
經
世
學
堂
，
民
初
曾
參
與
陳
獨
秀
等
發
起
的
新
文
化
運
動
，
發
表
論
文
甚
多
，

後
與
章
伯
鈞
等
赴
德
留
學
，
入
哥
廷
根
大
學
學
習
哲
學
。
回
國
後
熱
衷
語
文
教
育
，

他
的
《
白
話
書
信
》
曾
多
次
再
版
，
共
發
行
十
萬
餘
冊
，
是
當
年
的
暢
銷
讀
物
。

要問世界上最悠閒的國家是哪裡？當之無愧的是
法國人。

首先，法國是世界上節假日最多的國家。他們的
法定假日共有十一個，分別是國慶節、聖誕節、元旦
、五一勞動節、萬聖節、聖靈降臨節、復活節、耶穌
升天節、聖母升天節以及一戰停戰日和二戰停戰日。
如果假日當天是星期二或星期四，那麼這一天可以
「帶」上星期一或星期五與雙休日連休。這樣算來，

一個法國人一年至少有一百八十六天的假期，這個數
字佔去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一半以上。

此外，法國人還有帶薪假期。法國《勞動法》規
定：凡員工工作滿一個月，可 「存下」二天半的帶薪
假期，如果工作滿一年，那麼全年帶薪假期天數為三
十個非假日。帶薪假期、必要的補償性休息時間、產
假、病假或者勞動事故導致的假期、培訓期等時段都
算入工作時間。而年休假一般都選在每年的五月一日

至十月三十一日之間。原則上，當年沒有休的帶薪假
期在次年四月三十日之後自動失效。

不過，如果員工與企業之間達成了協議，那他可
以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後休年假，也可以分幾次休完假
期。

如今，帶薪假期已成為法國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無論在歐洲大陸、北美南澳還是中華大地、
東南亞各國，到處都少不了法國觀
光客的身影。法國人每年都會提前
幾個月來選擇度假路線，他們早早
地訂好機票、車票、船票和旅館，
高山、大海、森林、城堡，都是法
國人熱衷的休閒與度假聖地。

我
用
心
品
嘗
它
的
滋
味
│
│
脆
中
有
甜
、
甜
中
含
鹹
、
鹹
中
帶
辣
、
辣
中
藏
鮮
，

多
種
滋
味
在
舌
尖
完
美
地
融
合
，
讓
人
深
深
陶
醉
。

﹁它
﹂
可
不
是
什
麼
山
珍
海
味
，
而
是
世
間
最
平
常
的
鹹
菜
│
│
蘿
蔔
乾
；
但
它

，
來
自
我
的
故
鄉
漣
水
。

作
為
漣
水
人
，
雖
說
我
只
在
那
片
土
地
上
生
活
了
十
來
年
，
但
正
是
生
命
最
初
的

十
來
年
，
為
我
的
口
味
打
上
了
鮮
明
的
漣
水
烙
印
。
無
論
我
走
到
哪
裡
，
心
裡
念
念
不

忘
的
，
還
是
漣
水
的
土
特
產
：
雞
糕
、
辣
芥
菜
、
山
芋
粉
…
…
當
然
，
還
有
蘿
蔔
乾
；

甚
至
可
以
說
，
最
讓
人
魂
牽
夢
縈
的
，
就
是
蘿
蔔
乾
了
。
畢
竟
，
小
的
時
候
，
幾
乎
天

天
都
離
不
開
蘿
蔔
乾
啊
。

那
時
候
每
到
深
秋
，
當
蘿
蔔
從
地
裡
收
回
來
後
，
家
家
戶
戶
便
忙
着
醃
蘿
蔔
乾
，

我
家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母
親
先
將
蘿
蔔
洗
淨
，
再
切
成
粗
細
均
勻
的
長
條
，
然
後
攤
在

筐
裡
晾
曬
；
曬
上
兩
三
天
後
，
就
要
收
進
罎
子
裡
。
先
在
罎
子
裡
碼
一
層
蘿
蔔
條
，
再

撒
上
一
層
鹽
；
再
碼
，
再
撒
，
直
到
罎
子
裝
滿
。
這
樣
醃
上
一
周
後

，
開
罎
一
看
，
罎
子
裡
已
醃
出
不
少
的
滷
水
。
把
蘿
蔔
條
從
滷
水
裡

撈
出
來
，
攤
在
筐
子
裡
，
放
在
陽
光
下
曝
曬
。
第
二
天
，
待
到
蘿
蔔

條
曬
乾
後
，
要
用
手
使
勁
地
揉
蘿
蔔
條
，
揉
得
越
狠
，
將
來
醃
好
的

蘿
蔔
乾
越
脆
；
揉
好
後
，
接
着
曬
。
待
到
蘿
蔔
條
曬
透
後
，
重
新
裝

進
罎
子
裡
。
過
上
一
周
，
再
將
蘿
蔔
條
撈
出
來
，
接
着
曬
，
然
後
，

再
揉
，
再
曬
，
再
裝
進
罎
子
裡
…
…
如
此
三
番
五
次
，
直
到
蘿
蔔
條

將
罎
子
裡
的
滷
水
吸
收
乾
淨
時
，
蘿
蔔
乾
便
大
功
告
成
了
。
抓
起
一

根
送
進
嘴
裡
，
﹁格
崩
﹂
一
口
咬
下
去
，
只
覺
得
又
脆
又
鹹
、
又
甜

又
辣
，
實
在
好
吃
。

在
那
個
清
貧
的
年
代
裡
，
一
日
三
餐
，
難
得
有
什
麼
菜
餚
上
桌

，
尤
其
是
常
年
累
月
地
吃
着
玉
米
麵
山
芋
乾
，
常
常
吃
得
人
倒
盡
胃

口
。
但
說
來
奇
怪
，
只
要
配
上
蘿
蔔
乾
，
再

難
吃
的
飯
也
會
變
得
香
甜
可
口
，
吃
得
人
肚

滾
腰
圓
。

日
日
吃
着
蘿
蔔
乾
，
從
來
不
覺
得
它
有

多
寶
貴
│
│
不
過
是
鄉
下
最
常
見
的
鹹
菜
罷

了
，
我
們
小
孩
子
真
正
渴
望
的
，
是
﹁貓
耳

朵
﹂
、
是
﹁丸
子
﹂
、
是
﹁包
子
﹂
…
…
是

一
切
和
肉
有
關
的
美
味
…
…

在
我
十
三
歲
那
年
，
我
家
搬
到
外
地
一
座
古
老
的
城
市
裡
。
初

到
異
鄉
，
母
親
依
然
保
持
醃
蘿
蔔
乾
的
習
慣
。
一
到
深
秋
，
母
親
就

從
街
上
買
來
大
量
的
蘿
蔔
，
洗
啊
、
切
啊
、
曬
啊
、
揉
啊
…
…
一
切

，
全
都
依
照
老
家
的
做
法
。
待
到
蘿
蔔
乾
醃
好
，
我
習
慣
性
地
抓
起

一
根
伸
進
嘴
裡
，
咬
了
一
口
後
，
我
一
愣
，
然
後
吐
到
了
地
上
。

│
│
醃
好
的
蘿
蔔
乾
軟
綿
綿
的
，
除
了
鹹
，
再
沒
有
什
麼
其
他
的
味

道
。
母
親
思
來
想
去
，
實
在
想
不
出
哪
裡
做
錯
了
。
第
二
年
，
母
親

更
加
精
心
地
醃
了
一
罎
蘿
蔔
乾
，
但
吃
起
來
仍
然
毫
無
味
道
。
第
三

年
，
同
樣
如
此
…
…
最
後
，
母
親
終
於
明
白
，
不
是
她
的
水
平
退
步

，
而
是
蘿
蔔
變
了
，
所
以
她
再
也
醃
不
出
老
家
的
味
道
了
。

都
說
﹁一
方
水
土
養
一
方
人
﹂
，
其
實
一
方
水
土
也
養
一
方
物

。
老
家
漣
水
那
裡
，
水
流
豐
沛
、
土
壤
肥
沃
，
種
出
來
的
蘿
蔔
水
靈

瓷
實
，
醃
出
的
蘿
蔔
乾
自
然
就
美
味
可
口
。
沒
有
老
家
那
樣
的
蘿
蔔

，
即
使
有
高
超
的
手
藝
，
又
怎
能
醃
出
老
家
那
樣
的
蘿
蔔
乾
？

人
在
異
鄉
，
雞
、
魚
、
鴨
、
肉
這
些
小
時
候
渴
盼
的
東
西
隨
處
可
見
，
可
我
，
卻

特
別
懷
念
兒
時
的
蘿
蔔
乾
。
遺
憾
的
是
，
外
地
哪
來
漣
水
的
蘿
蔔
乾
呢
？
唯
有
父
母
探

親
歸
來
，
才
能
帶
回
一
點
解
解
饞
…
…

這
樣
過
了
很
多
年
。
突
然
間
，
網
絡
興
起
，
地
球
成
了
一
個
村
落
。
而
我
，
也
在

網
上
找
到
了
一
家
專
賣
漣
水
土
特
產
的
小
店
，
開
店
的
就
是
我
的
漣
水
老
鄉
。
於
是
，

我
從
他
那
裡
訂
購
了
兩
斤
蘿
蔔
乾
。
待
到
快
遞
將
蘿
蔔
乾
送
進
家
門
後
，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拆
開
來
嘗
了
一
口
│
│
果
然
，
是
記
憶
中
的
味
道
，
是
我
終
身
難
忘
的
味
道
。

而
今
，
我
家
的
餐
桌
上
再
未
斷
過
蘿
蔔
乾
。
每
一
次
，
當
我
搛
起
一
塊
蘿
蔔
乾
送

進
嘴
裡
，
我
總
是
吃
得
很
慢
很
慢
。
│
│
每
一
口
裡
，
都
是
濃
濃
的
故
鄉
的
味
道
，
令

我
心
滿
意
足
。

時光的此岸彼岸 費 城
戈
魯
陽
即
高
語
罕

許
定
銘

微
博
的
自
由
與
非
自
由

張
魁
興

中華民國成立 吳 歡

法國人最悠閒 馬 佳

漣水蘿蔔乾 葦 笛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星期三

別讓記憶成為懲罰
青 衫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
到達上海。此時國內的局面總
算趨向平衡，共和框架已經初
定，南北議和尚在進行之中。

孫中山到滬第二天，即來
「惜陰堂」拜會趙鳳昌等人，

商量統一建國諸多要事。
二十六日晚，孫中山從 「惜陰堂」回到上海寓

所，立即召開在滬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商討臨時
政府方案。

由於各自觀點不一，會議開得並不愉快。據胡
漢民回憶說： 「國內同志以先生即歸，乃謀共建政
府，舉先生為總統，時章炳麟（太炎）、宋教仁已
先在滬，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
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

在當晚會議上，宋教仁 「內審國情，外察大勢
」，陳述總統制的諸多弊端，以及民國實行內閣制
的必要，並建議孫中山為總統，黃興為總理。

孫中山說： 「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
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
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治之法
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
誤革命大計。」

當晚孫中山與宋教仁爭論多時，雙方各持己見
，不肯稍讓，面紅耳赤，幾至不歡。黃興調解其間
云 「至寧後，決於全體各省代表」，始散。

黃興與宋教仁於當日夜乘車赴南京，參加第二
天江蘇省咨議局召開的各省代表會。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舉行選舉大會，十七省代
表共四十五人。推舉三位候選人：孫中山、黎元洪
、黃興，到會代表十七省，共發十七張選票，孫
中山以十六票當選。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上午十一時，孫中山偕總
統府秘書長、廣東人胡漢民，在前清朝改革派代表
新任江蘇都督莊蘊寬，以及軍事顧問荷馬‧李等人
的陪同下，隨南京歡迎代表湯爾和、王寵惠自上海
乘專列赴南京就任。當晚十時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
宣誓，頒布國號為 「中華民國」。

南京單方面召開會議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事實上違反了各省代表會議於十二月三日在漢口
表決通過 「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大總統」的決
議。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袁世凱電孫中山： 「君

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
政府之說，未敢與聞。」

同天，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軍閥四十多人聯
合通電，欲與南京政府誓死交戰。

此種情況下，同盟會革命黨方面沒有能力協調
，只好又利用 「惜陰黨」一班老人，由趙鳳昌等出
面，公推狀元張謇去向老袁調解。

一月十日，張謇致電袁世凱：
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

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
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
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
，恐南北相持，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
之，國會會議解決政體，既雙方承認，所須磋商，
止（只）開會手續及地點耳。若因是再肇戰禍，大
局何堪設想？謇前曾以第三者自任，今危象已露，
不容坐視。

有了張謇的擔保，以孫中山革命黨主持的南京
臨時政府躲過一劫。袁世凱也有了定心丸，反而可
以利用南京臨時政府的名譽作為籌碼，去向清政府
討價還價，又是 「以北壓南，以南壓北」的套路，
達到其最終逼迫清室退位，自己登上總統大位的目
的，臨時政府就此又可正常運轉。

在考慮各部總長過程中可謂費盡心思。孫、黃
在建國求賢之時，尤其看得趙鳳昌的知人之明，所
以臨時政府籌商人選，孫、黃及汪精衛、宋教仁屢
屢提出名單，向趙徵詢當否。

這其中最先考慮的人事安排其實並非各部總長
，而是江蘇都督一職。因臨時政府初設南京，江蘇
若無能串聯上下左右，兼顧各省各派力量，同時又
有相當威望，能安撫處理本省地面士紳百姓，親和
地方勢力的人物，將會影響臨時政府的正常運行。

在趙鳳昌、張謇、湯壽潛的推薦下，莊蘊寬上
任江蘇都督。而江蘇都督府就設在總統府內。黃興
因知曉莊蘊寬兼通軍事，便就近請莊同時協助佐理
軍政。

在此之前，也發生不少事情。如浙江光復黨陶
成章被暗殺，陳其美無吏才，浙江都督難有合適人
選，趙鳳昌就推薦湯壽潛。湯淡泊廉能，素為浙江
人所敬重，他以彈劾盛宣懷削官，名動京城，但其
對仕途之路並無興趣，雖孫、黃一再懇請，而且幾
次上門求賢，亦推辭不就。

趙鳳昌見狀，不免責怪湯壽潛： 「君養望有年

，舉國奉以令譽，絕續之際，乃不為國家少效責耶
。」湯方始應允就任浙江都督，並提出任期以三個
月為限，而且謂革命不應有種族成見，如果輕殺滿
洲人，立即辭職。孫、黃答應他的條件，湯即就任
。繼而發生杭州民官誤殺滿族一兵丁，湯壽潛果然
交出都督印信辭職說： 「我是遵守諾言，千萬不要
責怪。」南京臨時政府初建時，湯任交通總長。

張謇的功名地位在全國可謂舉足輕重，尤其在
全國商務實業界的影響力更是無人可以取代，臨時
政府成立，自然需要借重他的名聲，因此，張謇就
任農商總長。

當時全國混亂不堪，各省都督就地組織財政，
截留稅源發餉，財政貧瘠、收不抵支。

時籌商臨時政府主政人員基本就緒，唯財政主
管仍難確定，於是趙鳳昌介紹熊希齡到籌建中的政
府中來。

熊希齡做過奉天鹽法道，出任過東三省財政監
理官，還隨五大臣考察過歐美，對會計學也有專長
，能說善寫，當時正好寓居上海，經常來 「惜陰堂
」。

趙鳳昌知熊希齡秉性高傲自負，不可強請入閣
。於是就約熊來 「惜陰堂」談理財，並通知孫中山
、黃興相繼而至。既然碰在一起，彼此開始暢論革
命，向熊請教財政，引熊侃侃而談，孫、黃乘機懇
請其草擬財政綱要。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五）

孫中山


